
第一章 夜探莊子

夜色深深，京郊的朝青山上忽起了一陣風，簇簇盛開的桂花隨著清風搖擺，月影

順著顫動的枝葉縫隙落下來，照出樹下的幾人身影。

「都等一個時辰了接頭的線人還不來，是被人發現了還是背叛了？」

說話的女人將聲音壓得很低，透著些許焦急，是今年初剛進京兆府衙門做捕快的

歸婉。

「這線人我們已經接觸了一個月，人機靈得很，要背叛早就背叛了，也不會等到

今日。畢竟是收網日，她謹慎小心些沒錯的。」接話的男人明顯鎮定很多，是京

兆府衙門久歷要案的資深捕快袁威。

聽袁威這麼說，歸婉的心安定了些許，她望著遠處一處寂靜深夜裡還燈火通明的

莊子，喃喃道：「可我總有種不好的預感……」

袁威了然，「妳是怕大理寺的人來搶功？」

此話一出，樹頂的影子搖晃了兩下，落下幾瓣馥郁馨香的桂花。

大霖朝由京兆府統管京中治安，大理寺則負責覆審各地送來的案卷，衙門之間原

先交集並不多。

但現任大理寺卿雲琰自上任以來，不僅多次在複查案卷時查出隱藏的真相，而且

還頻頻插手京中案件，又在衙門內重啟神探司一部，每年舉辦考核招攬會破案的

能人異士。

正當雲琰因為屢破奇案名震長安時，京兆尹鄭槐章上了摺子彈劾雲琰，斥其插手

京兆府門下公務，其心不軌。

隨後，皇帝裴玄輕飄飄地說了一句，「雲愛卿這也是看京兆府太過操勞，想著分

憂罷了。」

然後他就不管了。

這話擺明了是偏袒，但鄭槐章偏偏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反駁，就憋著一股氣想要和

雲琰一較高下。

良性競爭下，京中案件告破速度有著驚人的提升，但兩個衙門在多次交鋒中導致

門下官員互相看對方不順眼，成了有你沒我的死對頭。

歸婉來京兆府不過才大半年，就撞上五六次兩個衙門對上的情況，有這個擔心也

正常。

袁威安慰她，「明日一早就是大理寺神探司的考試，大理寺那幫人把這個考試看

得比什麼都重，現下哪有心思來插手一個小小的聚賭案呢！」

話音剛落，一道詭譎的身影從樹上飄下來，輕若蹁躚蝴蝶，落地無聲。

皎潔月光之下，但見一張不施粉黛卻異常俏麗的臉，一身粗布麻衫的丫鬟打扮，

脊背卻挺得筆直若青松。

她目光堅定地直視東南方，輕聲吐了兩個字，「來了。」

歸婉和袁威瞇著眼齊齊看過去，卻沒有看到什麼異常。

待過了片刻，突然從灌木叢下方傳來動靜，一團黑影鑽出，小跑著過來。

歸婉看向宋佳音，目光中滿是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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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時，那線人走到幾人近前，緩過一口氣才道：「今日當家的從城中樂坊請了

幾位舞姬助興，客人一下就多了起來，我忙到現下才能脫身。」 
她邊說邊將背著的小包袱遞給宋佳音，「這是莊子裡的地形圖，還有莊中下人戴

的面具。大人……」 
宋佳音從懷中摸出一張蓋了官印的空白路引。 
有了路引，她自可以離開長安城過活了。線人感恩戴德地連連鞠躬，朝著與莊子

相反的方向跑去。 
宋佳音捏著玉兔面具，看了看天色，皺了下柳眉，輕聲下令，「等我煙花號令，

子時之前收隊。」 
「是！」 
宋佳音戴上面具，順著線人來的方向跑去，不一會兒就沒了影子。 
歸婉咬了咬唇，「我怎麼總感覺今天老大情緒不高啊？」 
完全不像之前一有案子就熱血沸騰的樣子。 
袁威不懂她們女兒家的敏感心思，「有嗎？」 
歸婉嘟囔，「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歸婉想得沒錯，宋佳音確實情緒不高。 
本來郊外這個地下賭坊的收網日定在本月底，但鄭槐章非要提前，理由是趁大理

寺還沒察覺趕緊辦。 
上峰一聲喊，底下腿跑斷。 
忙就算了，宋佳音早就習慣了這種日子，但提前收網的時間恰好定在神探司考核

的前一天，她為了這次考試已經準備了一年，要是錯過就要再等一年。 
神探司由前朝一位大理寺卿首建，司內曾出過十數位名噪一時的名臣，使得前朝

在史書上留下了「神探輩出一代，律法清明之朝」的盛名。 
對於破案人而言，神探司之於他們猶如孔廟之於天下讀書人，是心嚮往之的聖地。 
這次雲琰重啟神探司，司內官員不僅薪俸比前朝的神探司要高上數倍，且官位在

大理寺內僅次於雲琰這個大理寺卿，有便宜行事之權，查案時諸衙門會盡皆配合。 
如此優厚的待遇，如此光明的未來，在如今人人忙得腳不沾地還要時不時受氣的

三法司衙門裡其吸引力無疑是巨大的。 
雖然神探司考核無比嚴苛，但據宋佳音所知，即使是在作為大理寺死對頭的京兆

府衙門內，偷偷報名的就不下十人，競爭可以說是十分激烈。 
想到這兒，宋佳音歎了口氣，定了定神，視線環顧大堂四周，琢磨著子時收網趕

回去，再審半宿，時間應該剛剛好能趕上考試。 
今夜或許是因為舞姬助興的緣故，莊子裡的客人格外多，她拿著線人的面具和腰

牌很順利就混了進來。 
這莊子從外面看是個很普通的莊子，內裡卻別有乾坤，極盡奢華之能事，中央舞

臺上舞姬身姿曼妙，隨絲竹鼓點輕舞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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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散落的牌桌座無虛席，客人面上皆戴著一樣的狼牙面具，遮住本來面貌。 
這地方京兆府覺得古怪是因為夜夜燈火通明，但盯了許久也不見有什麼人往來，

本來已經決定放棄了，可宋佳音總覺得有問題，獨自踅身再回去時意外撞見跑出

來的線人。 
那人哭著求宋佳音救她，宋佳音才曉得莊子的地下挖了地道，客人都從地道出入，

所以才無人察覺。 
線人在莊子裡生不如死，答應幫忙京兆府破案，條件是想要一份路引離開長安城。 
這一個月來，線人摸清了地道口的機關一共有三個，皆在大堂中。 
宋佳音端著茶水果子在大堂裡遊走，趁人不備湊近機關所在的方向，從袖中卸下

鋒利的斷刃，按照線人所說的方法斬斷機關引線。 
引線一斷，暗門便打不開，等下京兆府的人接到消息進來與她裡應外合，這些人

便是甕中之鱉，一個都跑不了。 
一連毀了兩個機關都很順利，宋佳音不由得心想，那線人將這兒摸得這麼透還沒

被發現，京兆府很需要這樣的人才。 
第三個機關在西角的茶水間裡，宋佳音剛好趁著換茶回去。 
她端著漆木托盤正往那廂去，半路上有人招呼她，「那邊的，把茶給本公子端過

來！」 
說話的人著一身靛藍色的月錦長袍，腰間玉帶成色頗好。面具雖然能遮面，但行

為舉止和說話的姿態卻掩飾不了，一看就是個世家的紈褲子弟，最擅長胡攪蠻纏

的那類。 
再看那腰帶下繫著幾個香囊，繡工明顯出自不同人之手，宋佳音在胡攪蠻纏四個

字前又加四個字：風流好色。 
宋佳音不想橫生枝節，腳步一轉就朝著那藍衣公子過去，恭敬地端上茶碗，「公

子請。」 
藍衣公子接過茶喝了一口後就徑直把杯子摔在地上，發出「啪」的一聲，怒道：

「怎麼是涼的！本公子花了這麼多錢就是這麼招待的？」 
他聲音頗高，好在大堂內足夠嘈雜，倒沒幾個人注意到這邊的動靜。 
宋佳音連忙賠不是，說再端一碗茶來，藍衣公子卻依舊不依不饒，非要找管事的

過來。 
「公子饒了奴婢，不要找管事的來，奴婢當牛做馬也會報答公子恩情……」宋佳

音聲音驚恐地說著，面具下藏著的一雙眼睛卻在打量四周，思考著該把此人騙到

哪裡再一掌劈下去。 
她邊說邊往後退，落在藍衣公子眼裡就是要跑，立馬追過來。 
恰是這時，身後發出一聲驚呼，絲竹聲突然一變，一舞姬身披霞帔從三樓翩然而

落，蝴蝶面具半遮面，肌膚賽雪，宛若天人。 
藍衣公子眼中閃過驚豔之色，再也顧不上宋佳音，急切地往舞臺那廂擠過去。 
宋佳音腹誹，還真是個色中餓鬼。 
她鼻尖漫過來一股清幽的香味，和別的舞姬身上的脂粉香倒是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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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佳音對味道敏感，卻也沒多想，撿起茶杯的碎片快步往茶水間而去，第三個機

關的引線藏在放著茶杯的架子裡，左起三排第五列。 
刀刃輕易挑斷暗線，宋佳音的嘴角卻不安地抿平。 
此行似乎太過順利了。 
她將茶杯歸回原位，自懷中摸出傳信的煙花棒，剛落在手中，外面突然傳來刺耳

的尖叫聲，劃破寂靜良夜。 
宋佳音心下猛地一跳，出事了！ 
還未等她有所反應，已經有人擠進茶水間，慌亂地去翻暗門的機關，轉了幾下茶

杯，卻見暗門並未像往常一樣打開。 
「怎麼回事？這門怎麼打不開了？」 
「我要出去，快放我出去！」 
宋佳音艱難地逆著人流擠了出去，只見大堂已經亂作一團，眾人或驚恐逃竄或藏

在桌子下瑟瑟發抖。 
而大堂最中央的臺上，一名舞姬腳尖輕踮，身形轉著圈，朝向宋佳音時她很輕易

地看見那舞姬的心口正斜插著一把匕首，血隨著那舞姬的動作濺出來，踩得一地

猩紅。 
下一刻，舞姬猝然倒地，再沒了氣息。 
宋佳音立刻跑出大門再將門關嚴，用自己的身體堵在門口，將信號放了出去。 
她這一跑，立刻有人反應過來還可以走正門。 
身後撞門的力氣極大，宋佳音咬牙頂著，不一會兒聽見遠處傳來的腳步聲，宋佳

音咬緊的牙根一鬆，倏然往旁邊一撤，裡面的人撞門力道來不及收，順勢撲出來

摔了一地。 
宋佳音喘了一口氣，抓緊時間下令，「把他們——」 
她沒說完，剩下的半句卡在喉嚨裡。 
第二章 黃雀在後 
宋佳音睜大眼看著趕來的人馬，雖然人數眾多卻並不是袁威領的那隊兄弟。 
領頭的人她有點兒印象，是大理寺的護衛統領孟隨。 
前段時間大理寺和京兆府的人恰好在同一酒樓聚會，本來是井水不犯河水開兩個

雅間，但中途不知道誰喝多了挑事，最後就變成了兩夥人拚酒。 
宋佳音向來不參與這種活動，待接到消息趕去時，兩個衙門就只剩孟隨一人清醒

著。 
孟隨說都是京兆府的人挑事，該他們付錢，邊說邊徒手拍斷了一張桌子，宋佳音

只好默默掏了銀子。 
眼下孟隨大喝一聲，「大理寺辦案，若有不配合者，立刻逮捕！」 
孟隨身形高大，聲若洪鐘，已有人被他這聲勢嚇退。 
「什麼大理寺，不過是個破落衙門！」剛才在大堂不依不饒的藍衣公子不耐煩地

伸腳踹開一個伏在地上的人，伸手掀了面具扔在地上，「我乃禹王世子裴域，我

看你們誰敢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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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是裴玄的叔叔，先帝在時就對這個唯一的弟弟很是照拂，駕崩前還留有遺詔，

要裴玄對禹王一脈寬仁以待。 
遺詔在前，裴域自然是在京中橫著走，誰也不放在眼裡。 
孟隨一時也不敢再動。 
裴域譏笑一聲，撞開他的肩膀大步往外走，所行之處大理寺的人無不讓路。 
宋佳音皺了下眉頭，案件尚不明朗，裴域身在案發現場，在沒證據證明其與案件

無關之前便是嫌疑人，他這麼一走就是藐視大霖律法。 
宋佳音下意識上前，就見已經走出去的裴域突然步步踉蹌著後退。 
一把刀橫在他的脖頸處，刀刃在月色裡泛著寒光，那刀隨著裴域的步子一寸寸地

向前。 
宋佳音見到了握刀的手，修長纖瘦，指節若竹，膚色白得比刀刃還要晃眼，那手

實在是過於漂亮，若是配上一張不甚出眾的臉倒是可惜。 
幸好，那人的臉足以與那手相配。 
面若冠玉，眼若燦星，他唇角微微勾著，眼底卻不見分毫笑意，似是塞上的一枝

梅，以奪人心魄的姿態盛開著，卻讓人搆不著、摘不到，徒剩仰望。 
他沒穿官服，而是身著一襲鴉青色的錦袍，生生將他本該如玉的氣質淬出了幾分

凌厲之態，宋佳音瞬間知道了這人的身分。 
「雲琰，你敢動我！」裴域反應過來，硬著頭皮喊了一句。 
雲琰逼近的腳步頓了一下。 
裴域頓時硬氣起來，「你先給本公子道個歉，再把本公子恭恭敬敬地送回王府，

這事就算了。」 
「送回王府？」雲琰神情淡漠地念著這幾個字，似覺得可行般點了下頭。 
裴域鬆了口氣。 
下一刻，雲琰的刀便朝著他的頸脈更近一寸，驚得裴域腦中一片空白。 
「禹王世子在案發現場救人時被賊首所殺，本官感念世子英勇，會親自將世子的

屍體送回王府，並奏請聖上賜給世子死後榮耀。」雲琰語調平平。 
裴域瞬間腿肚子發軟，抖得跟篩糠似的。 
孟隨適時開口，「世子英勇救人卻被殺，屬下等人都看在眼裡的。」 
大理寺眾人隨聲附和。 
裴域一下子癱在地上。 
「封鎖現場，把莊子裡的人都押回去連夜審問。」雲琰隨手扔了刀，也沒再看裴

域一眼，徑直轉身。 
宋佳音還沉浸在方才的一幕中有些恍惚，聽雲琰這話霎時回神，快步跟了過去，

喚了一聲，「雲大人！」 
孟隨以為她是來求雲琰開恩不押她去審問的，伸手攔她，「不得無禮！」 
見雲琰腳步未停，宋佳音只得摘了面具，提高聲音喊，「雲大人，下官是京兆府

衙門捕快宋佳音！」 
聽到「宋佳音」三個字，大理寺眾人紛紛循聲看了過來，其中不乏與宋佳音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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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的人，一眼就認出了她確是本人。 
有人嘟囔了一句，「還真是獒犬啊。」 
宋佳音輕功極好，擅追蹤，有個外號叫「京都獒犬」。 
一個女子被叫作獒犬，任誰都不會喜歡，但眼下宋佳音倒是慶幸這名號響亮又好

記，想來雲琰肯定也是聽過的。 
如她所料，雲琰停了腳步，他轉回身，目光落在她身上，輕飄飄的，辨不出情緒。 
宋佳音暗自吸口氣，拱手一禮，恭敬道：「下官奉京兆尹鄭大人之命，潛入莊子

做臥底，將聚眾賭博之人羈押。如今既有雲大人的大理寺接手，京兆府不便再介

入，還請雲大人允准下官回衙門覆命。」 
宋佳音沒抬頭也知道雲琰的視線並未離自己左右，沉甸甸地壓在她頭頂，卻半晌

沒開口。 
這案子涉及人員眾多，查起來頗費時間，宋佳音知道自己若是進了大理寺，明日

的考試想都別想了。 
見雲琰沒反應，她頂著無形的壓力再次開口，「雲大人……」 
「妳說妳是京兆府的捕快，有何憑證？」 
宋佳音怔了一下。以雲琰的銳利程度，他不可能沒聽到大理寺的人小聲議論，所

以她萬萬沒料到雲琰在已經知道她是誰的情況下居然會問這個。 
雲琰繼續問道：「可有帶魚符？」 
宋佳音搔搔臉，「……臥底時換裝怕被人發現，並未帶來。」 
「可有京兆府衙門的人出來證實妳身分？」 
宋佳音抬頭看了一眼遠方之前藏人的桂花樹，信號放出去，袁威他們卻未來，估

計是看大理寺人多勢眾便撤了。 
她抿抿唇，恭敬地道：「眼下並沒有。不過大理寺有許多人都是見過下官的，聽

聞雲大人治下嚴明，大理寺的眾位同僚想必不敢欺瞞大人。」 
雲琰目光一掃，落在大理寺眾人身上，聲音波瀾不驚，「你們之中……有誰認識

她嗎？」 
回答他的是滿場無言沉默。 
宋佳音怔了一下，突然有種不太好的預感。 
「既無人證也無物證，恕本官無法從命。」雲琰與她四目相對，眸底波光微動，

聲線微冷地為她宣判今夜結局，「押她回去。」 
「是！」 
宋佳音欲哭無淚。 
這位雲大人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啊！ 
 
 
莊子的命案一如宋佳音所想，因涉案人員眾多，且在場除了舞姬之外的諸人皆戴

著面具不辨長相，審問起來頗為費時。 
大理寺人手就那麼多，宋佳音等了一個時辰才等到來審問她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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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個隨遇而安的人，眼看出不去也不掙扎，在這一個時辰裡無人打擾，倒是讓

她能靜下心想一些事。 
大理寺的人有備而來，且在她放出信號後趕在袁威他們之前過來，不可能是巧合，

唯一的解釋就是那個線人不僅和京兆府合作，也和大理寺合作，甚至有可能把跟

她定下來的計畫也向大理寺那邊和盤托出。 
一個消息賣兩家本是大忌，但大理寺卻將計就計，她宋佳音螳螂捕蟬，雲琰黃雀

在後。 
雖說發生命案之事是眾人都始料未及的，但就算當時大理寺沒人喊出她的稱號，

雲琰也應該一早就知道她是誰。 
可他還是把她押回大理寺，究竟是為了什麼？宋佳音百思不得其解。 
來審問的官員很年輕，瞧著也就二十出頭的模樣，一身六品官服穿得板正，坐在

宋佳音對面不緊不慢地問她姓甚名誰，來城郊莊子是何目的。 
宋佳音一一回答，他就提筆蘸墨記錄在冊。 
他的字很好看，是那種規整漂亮的好看，筆鋒還莫名有些眼熟，若是平時宋佳音

能盯著看一個時辰，可眼下卻覺得異常煎熬。 
時間被一筆一畫拉得漫長，再有兩三個時辰神探司的考試就要開始了。 
宋佳音忍不住了，上前一步，「不知大人怎麼稱呼？」 
「本官大理寺丞，陸清然。」 
「陸大人如此年輕便能擔任大理寺丞一職，必定是雲大人的得力愛將。若是能有

機會讓陸大人破了此案，想來雲大人必定對陸大人另眼相看，更加器重。」 
年輕官員對表現自己總有著極大的熱情，陸清然果然來了興趣，將狼毫搭在硯臺

上，抬眼看她，「妳有辦法破案？」 
「破案談不上，只不過我有辦法儘快追到凶手的大概蹤跡。但案發時我人不在大

堂，而是在茶水間，所以大堂內發生的種種我皆不知曉，陸大人若是信得過我，

還請將目前所知的情況告知，我這辦法有時效，越快越好，若是再拖下去就不管

用了。」宋佳音深吸一口氣，目光澄澈，「既入大理寺，查清案件真相便應該是

第一行事準則，陸大人覺得呢？」 
陸清然擰著眉頭，糾結良久後才重重一點頭，「好吧，我就信妳一次。」 
之前審過的數人中有人曾目睹案發時的一幕。 
那死了的舞姬是春風閣的姑娘，名喚鶯歌，她是第一次出坊，之前並沒有多少人

見過她。 
這樣新鮮的傾城面孔甫一出現，在場男子見之無不驚豔，鶯歌舞姿嬌媚動人，不

時伸出手或是撩撥或是拉臺下公子上臺共舞。 
待到又一公子伸手將鶯歌的手牽住上臺時，就如同宋佳音看到的，她腳下邁著舞

步，慢慢地轉向眾人，心口驟然出現一把刀。 
因上臺的公子皆戴著面具，再加上現場人人興奮得根本顧不得其他，也沒人能辨

認出到底是誰接近過鶯歌，又是誰將那把刀插進她的心口。 
而真的上過臺和鶯歌有過親密接觸的人皆怕沾染命案惹禍上身，仗著有面具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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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咬死也不肯承認，才致使審問進度停滯不前。 
第三章 迅速找出真凶 
陸清然按照宋佳音所要求的帶她到大牢內四下轉一轉，保證她能夠見到每一個嫌

疑人。 
莊子裡的客人再加上舞姬、樂師以及僕人雜役，共一百一十三人，驟然關進來這

麼多人，大理寺的牢房數量明顯不足。 
雲琰便下令用臨時隔板將一間牢房隔開成幾小間，關押在此的待審者皆蒙眼堵耳，

絲毫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也就沒機會串供。 
宋佳音見狀不由得感歎這位雲大人手腕之厲害，是她這種對頭都不得不佩服的程

度。 
她邊想邊靠近嫌疑人，在對方身邊站上片刻，不說話也不做什麼奇怪的動作，之

後便離開去往下一個嫌疑人身邊。 
陸清然覺得有點兒邪門，緊緊跟在宋佳音身後。 
待到一圈走完，回到最初關押宋佳音的牢房，她坐到方才陸清然坐的位子，疲累

地掐了掐鼻尖，方拿起筆，邊寫邊說：「天字號左起第三人，以及地字號牢房單

獨關押的那人，請陸大人稟告上峰，只需要審問他們兩個就好了，凶手應該就是

二者其一。」 
她將紙張折成幾折，遞給陸清然。 
「……啊？」陸清然怔怔地接過折起來的紙，實在難敵內心好奇，問道：「妳是

怎麼確定的？」 
宋佳音抬頭望了望小天窗外的月亮，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轉而催促，「時間緊

迫，陸大人，正事要緊。」 
陸清然神色一凜，沒再說什麼，拿著折紙匆匆而出。 
 
 
雲琰平日辦公的地方在大理寺東南角的一個單間，陸清然趕過來之前他正在看一

份舊日卷宗。 
彼時有一戶姓木的人家狀告禹王世子逼良為娼，致其愛女木清霜投河自盡，案子

一路歸到大理寺審理。 
最後的結果是查明死者與裴域有情，死者家屬選擇與裴域和解，這案子結得草率，

當時卻並未有人提出質疑。 
「大人，下官陸清然求見大人。」 
雲琰合上卷宗，揚聲讓他進來。 
陸清然雙手呈上宋佳音的折紙，並將她之前所做所說，事無巨細地稟告一遍，末

了，又有些心虛地說：「下官見那宋佳音有些古怪，也不敢確定她所說究竟是不

是真的……」 
雲琰指尖摩挲著那折紙，之後揉在掌心中。 
窗戶開了條縫隙，有一絲風透了進來，一豆燈火被吹得晃動，雲琰的眉眼也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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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間，蒙上一層朦朧的紗。 
片刻後，他開口，「按照她說的去審。」 
陸清然奉命而去，雲琰伸手將折紙展開，上頭寫著—— 
 
若下官僥倖言中，還望大人儘早放下官回衙門上值。 
京兆府衙門宋佳音拜上 
 
她的字並不好看，稚嫩得像是孩童，紙張再一皺，更顯得歪歪扭扭。 
宋佳音，別號京都獒犬，鄭槐章惜才，平日裡巡街並不讓她去，只讓她在辦案時

出動，是以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沒有幾個人見過她。 
雲琰眼前閃過之前在莊子裡見到的那張臉，和這字一樣清秀又稚嫩得過分，所謂

字如其人，便是如此。 
別人或許不知，他卻是知曉的，能讓鄭槐章這麼看重保護的人肯定是有過人之處，

莊子裡他心念一動把她扣下，他不否認是有些探究的意味。 
「不知道妳的本事到底配不配得上這名號。」他低喃道。 
一個時辰之後，天將將破曉時，陸清然和孟隨一道而來。 
陸清然將條陳呈上，表情難掩激動，「大人，真的被宋佳音說中了！」 
雲琰神色自如，並沒有多少意外，「是誰？」 
孟隨稟道：「禹王世子，裴域。」 
雲琰視線掃過剛才翻過的卷宗，站起身，「一起去看看。」言畢，他想到什麼，

隨口又道：「再過一個時辰，把宋佳音放出去。」 
 
 
宋佳音在出大理寺時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她用盡全力快把鼻子用廢，總算是打動雲琰，得以讓她在神探司考試前

離開了大理寺大牢。 
壞消息是因突發命案，神探司考試取消了，推遲再辦，至於推遲到什麼時候就沒

人知道了。 
宋佳音瞇著眼看著門口秋風掃落葉，感覺到了長安城對她深深的惡意。 
「老大！這裡！」 
不遠處，歸婉對著她招手，旁邊還有袁威和幾個弟兄，都是昨晚一起去郊外莊子

抓捕的。 
見宋佳音走過去，一隊人都是喪眉耷眼，把「愧疚」二字寫在臉上。 
袁威看了宋佳音一眼，說話吞吞吐吐，「昨晚，嗯……我們見到老大的信號，之

後大理寺的人就出來了……上次我們和大理寺的人喝酒的事讓鄭大人被聖上訓

斥，回來之後他就說，要是、要是再和大理寺對上的話讓我們避一避……」 
宋佳音無所謂地擺擺手，昨晚她就已經猜到是怎麼回事了。 
三法司衙門對面有一家麵攤，幾人經常在這兒吃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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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上麵時，袁威問起了昨晚之事，「老大，凶手到底是誰啊？」 
饒是京兆府消息靈通，也只知道京郊莊子出了命案，內情卻一無所知，好奇的目

光都落在宋佳音身上。 
宋佳音面色泛著白，看著格外憔悴，說話也懨懨的，「應該是禹王世子裴域，不

過細節還要看大理寺那邊的審理結果。」 
聞言，眾人倒吸一口涼氣。 
歸婉後怕地縮了縮脖子，「這是我第一次慶幸大理寺把咱們的活搶去了。」 
禹王手握先帝遺詔，在朝中又牽扯頗多，而裴域是禹王唯一子嗣，要想治他的罪

可沒那麼容易，大理寺這回可攤上事了。 
「怪不得大理寺把神探司的考試都推遲了。」袁威說著，似還頗有些遺憾地歎了

一口氣。 
宋佳音頓時明白，看著老實巴交的袁威是她還沒發現報名考試的第十一人。 
一旁的羅宇接著道：「這神探司吧就是雲琰自己的小衙門，我聽說想通過神探司

考試不僅要在律法筆考和實案勘察這兩項考核中獲得前五名，還要經過雲琰的最

終判定。所以就算有人前面兩項考核都通過，只要雲琰不喜歡，照樣進不去神探

司，像我們這樣出身京兆府衙門的根本就沒戲……」 
羅宇平時推斷案子十次能錯九次，這次卻分析得很有道理。 
大理寺和京兆府不睦快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京兆府的人來考神探司，誰知道他

們安的什麼心？ 
宋佳音瞬間理解了雲琰昨夜扣下她審問的行為，畢竟她是京兆府的人這一點在雲

琰眼裡本身就很可疑了。 
幾個人吃完，宋佳音付了錢讓他們先回去，自己則打算在街上走走冷靜冷靜，結

果一轉身對上歸婉一雙亮得有些過分的眼，把她嚇了一跳。 
宋佳音被看得渾身不自在，「……妳怎麼還沒走？」 
歸婉拖著自己的椅子湊到宋佳音身邊，神色有些莫名的興奮，「老大，妳和雲大

人……昨晚在大理寺是不是見面了？」 
宋佳音緩慢地眨了一下眼，「啊？」 
「我剛才看得很真切，他們一提到雲大人老大就開始走神，老大以前可不會這樣。

還有還有，雲大人肯定知道老大不會作案的，可他昨夜還是把老大帶了回去，想

方設法想要和老大獨處。」歸婉說著，兩隻手忍不住搓了搓，眼睛更亮了。 
宋佳音覺得很迷惑，歸婉這姑娘最大的優點就是乖巧聽話，怎麼今天說話顛三倒

四的？是剛被裴域的案子嚇到了？ 
這心理素質也太差了吧！ 
宋佳音是個好老大，願意安撫下屬，「我剛才走神只是在想這個案子，這案子複

雜難辦得很……」 
歸婉點了點頭，眼神更熱切了，「我明白，老大這是在擔心雲大人。」 
宋佳音抬手摸了摸歸婉的額頭，也沒發燒啊！「不是，妳今天怎麼了？」 
歸婉像是意識到自己有些失態，趕緊輕咳一聲坐好，將腦袋搖成撥浪鼓，「沒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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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啊！」 
從昨晚到現在，宋佳音的一根神經鬆了又緊，緊了又鬆，好像每個人都奇奇怪怪

的，每件事都透著詭異。 
一股深切的疲憊從心裡湧上來，她揉了揉額角，「查案追人是個危險的差事，我

手下的人必定要對我毫無保留我才能放心。妳既然不願意和我說實話，等我回衙

門就和鄭大人說，將妳調到別隊去吧！」 
說著她轉身就走，接著開始在心裡數數，果然在數到「三」的時候，腳步聲準時

響起。 
歸婉追過來抓住宋佳音的胳膊，聲音帶著哭腔，「老大，我說我說，妳別、妳別

不要我啊……」 
宋佳音回頭，刻意面無表情地看著歸婉，因著一夜沒休息，她眼下有些發青，讓

這個表情顯得格外冰冷。 
歸婉的臉紅了紅，她扭扭捏捏地遞過來一本冊子，示意宋佳音看。 
冊子外面包了書皮，很是精心保護的模樣，內裡的書頁泛黃，顯然已經翻過很多

次，第一頁寫著「雲中記」三個字，像是個話本子。 
宋佳音又翻了一頁，打眼往下掃，才看了沒幾行，那根一直鬆了緊、緊了鬆的神

經直接炸開，炸得她腦子裡一片空白，好半天都沒緩過勁兒來。 
這話本子的男主角叫雲琰，女主角……叫宋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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